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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强

犹如齿轮般
的父母爱情

有人说爱情是砂轮， 将两个人的
棱角磨平， 变得圆润， 相濡以沫、 相
敬如宾。 但见证了父母25年的爱情经
历后， 我觉得爱情更是一把刻刀， 将
一对相爱的夫妻雕刻成齿轮， 既保留
个自鲜明的个性， 又容下二人的缺点。
神奇的是， 他们却能完美的衔接在一
起， 互相补充、 互相扶持， 按照相同
的节奏， 一天接一天的旋转。

父母相识于校园。 父亲是个性鲜
明的人 ， 有着典型东北男人的特点 ：
孝顺、 讲义气、 重感情、 粗犷。 年轻
时， 父亲将朋友视作生活的中心， 但
也将 “孝” 字放在一切之上； 对身边
的人甚至小动物都极重感情， 却对爱
情不甚敏感。 到了中年， 他的脾气更
是有增无减， 总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一次， 父亲吃雪糕冰得牙疼， 我便劝
他别吃了。 谁知他愤愤地又咬了一口，
说： “哼， 我看它能不能疼死我。” 母
亲的形象则是集好妈妈、 好妻子为一
身： 善良、 孝顺、 爱家、 包容； 同时
又兼具些许的粗心和唠叨。 但正是这
看似冲突的性格和人生迥异的两个人，
却因为爱情被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我眼里幸福是无需炫耀的， 不
经意的真情流露更打动人心。 我时常
想起父母傍晚江边遛弯时的惬意， 也
记得老爸老妈玩笑打闹时的欢笑， 还

有父母 “共患难” 的瞬间。
记得那年父亲查出了糖尿病。 每

晚母亲都会帮他按摩小腿， 几年如一
日。 每次母亲都会看似不经意地说一
句 “过来按腿睡觉”， 话音一落， 父亲
便会一脸幸福地走过去。 这也许就是
父亲母亲之间的爱情蜜语。

去年母亲在外地做手术， 一向沉
稳冷静的父亲无意间流露出一丝慌乱，
之前我从未见过。 在家属签字时父亲
犹豫了 ， 询问医生时表情也很紧张 。
手术结束后， 父亲默默地将母亲推回
了病房， 一句话都没有说……在医院
陪护的那段日子， 父亲虽然没有轻言
细语的问候， 但时时刻刻守在床前却
是给母亲最好的爱的誓言。

从当年的媒妁之言开始到现在 ，
父母这传统的中式爱情， 让我明白了
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的成长也是父亲
母亲爱情的见证， 他们用自己的人生
告诉我婚姻的本色。

我的父母是三零后， 他们的婚姻
可以说是父母之命不敢违。 当时， 我
爷爷和我姥爷在一个厂工作， 两个人
一拍即合， 父母便结婚了。 那年， 父
亲20岁， 母亲18岁， 掐指算来， 他们
已共度六十二个春秋。

从我记事起， 我从没见过父母吵
过架， 或是当着我们孩子的面怕弄得
不愉快， 也许， 他们俩闹别扭都是背
着我们。 因父亲是军人， 我是在部队
大院里长大， 父母对我们姊妹要求特
别严， 无论学习还是做事都不能违背
父母立下的规矩。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
代初， 父亲在北京的通讯兵总部工作，
经常下基层， 一去就是一年半载。 但
每次父亲下基层的前几天， 都会把家
里的粮食， 日用品买好， 让母亲放心。
回来后也都是让母亲做杂粮来吃。 当
时 ， 粮食供应有一部分诸如玉米面 、
小米、 红薯片之类的杂粮， 父亲总是
舍不得吃大米、 白面， 将好吃的留给
我们这些孩子吃。

父亲老家在吉林白城， 父亲从小
便学会了抽烟。 1972年母亲查出了肺
结核， 父亲就把烟戒了。 1981年， 我
们家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到了西安 。
当年转业时， 老家的亲戚、 同学都让
父亲回老家。 但父亲知道母亲有气管
炎， 老家的冬天特别冷， 对母亲健康

非常不利， 于是父亲痛下决心留在了
西安。 父亲是位不会理财的人， 从当
兵起他就将每月工资如数交给母亲 ，
一直这样。 我们家的财政大臣是终身
制， 就是我母亲。

爱情不是说出来的 ， 人的行为
诠释 着 一 个 人 的 思 想 。 对 于 父
母 来 说 ， 他 们 可 能 不 懂 得 什 么 是
爱 情 ， 他 们 只 知 道 相 互 照 顾 ， 相
互疼爱。 而日常的生活中， 一个夹菜
的动作 ， 出门时的一句 ： “路上注
意安全 ， 早点回来 。” “今天预报有
雨， 带上伞。” 就足以让人倍感亲切，
心生温暖。

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常有， 正是这
些的磕磕碰碰才有了翻滚而璀璨的浪
花 ， 有了感情的韵味 。 岁月催人老 ，
容颜已不再年轻， 但父母心中的那份
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年轻。 让
我们在父母温情的滋润中长大成人 ，
也使我们体会到了人间真爱。

□ 许双福

父母六十二年
从未吵过架

□ 颜克存

怕闻酒味却
纵容父亲喝酒

母亲一生怕闻酒香， 只要有酒香
的地方， 就很难寻觅母亲的身影。 虽
然母亲怕闻酒香， 但她却包容了父亲
平时喜爱饮点小酒的嗜好， 并且还和
父亲在婚姻路上一起度过了四十多年
的风和雨。

据母亲说， 父亲自从知道她不喜
欢闻酒香后， 他就时刻提醒自己不饮
酒， 努力改掉饮酒这个小嗜好。 但在
乡下的习俗里， 只要家里来客， 桌上
没酒总是不成敬意， 而父亲又是一个
很好面子的人 ， 所以为了招待客人 ，
母亲就不得不让父亲陪着喝点儿， 就
这样， 父亲在母亲的 “纵容” 下， 一
晃过了四十年， 戒酒也没能成功。

对于母亲对待父亲戒酒的态度 ，
我也曾质疑过， 问过她： “难道不让
父亲戒酒真是因为习俗？” 面对我的疑
惑， 母亲微笑着说： “人嘛！ 谁还没
个小嗜好， 你爸他一辈子不抽烟、 不
打牌赌博、 不要求吃和穿， 对我也是
百般呵护， 生怕我多吃一点苦， 你说
我能忍心因为怕闻酒香就把他仅有的
一点小嗜好剥夺吗？ 再说你爸他是一
个做事有分寸又十分爱面子的人， 如
果我不找个理由， 他还不真把酒给戒
了。 那他看着别人喝酒的时候， 心里

该有多难受”。
爱他， 就包容他的一切， 包括他

的缺点和小嗜好， 这似乎是母亲在爱
情和亲情世界里的制胜法宝， 或许就
也是因为母亲的包容， 才让父亲在生
活中处处呵护着她， 不愿让她多吃一
点苦， 多受一点累。

在婚姻里， 母亲为父亲付出的一
切， 他都时时刻刻记在心上。 所以在
我的记忆里， 身边的小伙伴们家里都
是妈妈围着锅台转， 负责一家人的一
日三餐， 而唯独我们家， “妈妈做饭”
这个角色却换成了爸爸， 因为父亲知
道母亲在生活中， 最不喜欢干的事就
是做饭， 尤其是她不喜欢做饭时那种
油腻腻的感觉。

在母亲的爱情世界里， 她用一颗
难得的包容心， 闻了四十多年她最不
愿闻的酒香味， 包容了令她难以接受
的父亲的饮酒小嗜好， 却紧紧拴牢了
父亲的心， 让她成了父亲手心里的宝。

当一对夫妻一起携手走过35个年
头， 他们有何感想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跑去询问我的母亲 ， 她没说什么 ，
而是叫上父亲 ， 让父亲用口琴伴奏 ，
给我唱了一首多年前赵咏华小姐的
《最浪漫的事》， 这是他们最爱的一首
歌 。 母亲的歌声也许不是最动听的 ，
但是歌声里带着她对爱情婚姻的深情；
父亲的伴奏也许不是很专业， 但是口
琴声中包含着他对家庭爱人的厚爱
……那一刻， 我明白了很多。

我的父亲母亲经人介绍才相识的，
恋爱三年， 后由姥姥做主， 在1980年9
月结为夫妇。 我不知道当年父母们是
如何相知相恋的， 妈妈把恋爱期间的
情书都珍藏了起来， 从来没有给任何
人看过， 因为母亲说， 这是只属于他
们两个人的秘密。

结婚后不久， 母亲就怀孕了。 经
历十月怀胎， 为人父母。 母亲的月子
是父亲伺候的， 并没有像现在生孩子
这般全家总动员的隆重。 父亲每天利
用上班午休间隙 ， 大老远地跑回家 ，
给妈妈做午饭 ， 整理家务 ， 洗尿布 ，
太多的时候往往来不及好好的吃午饭
就要跑回单位， 接着上班。

别人家都是母亲做饭， 但是我家

却是父亲做饭 ， 这一做 ， 就是35年 。
母亲时常以此为由调侃父亲。 每天清
早， 都有父亲精心制作的早餐， 三四
道小炒， 还有豆浆与大米饭。 年复一
年， 永远温热的放在桌上。 这就是他
们之间爱的语言。

父亲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会做饭 ，
也是结婚成家后， 自学成材的。 有一
次， 我问他， 为什么不是妈妈学做饭
呢？ 父亲特别幽默地说， 那时候粮食
多珍贵啊， 你妈妈做饭会浪费许多粮
食的。 那后来为什么还是爸爸做饭呢？
我追问， 父亲笑着说， 因为我已经习
惯为全家人做饭了啊。

父亲年轻时英俊又大方， 单位里
很多女同事总是找各种理由约父亲一
起吃饭， 父亲却从来没有赴过约， 他
说： “我这辈子只能与书华 （母亲的
名讳） 一起在餐馆里吃饭。”

现在每次看到父母， 我就相信爱
情的。

□ 邵君

最浪漫的事
就是与你携手


